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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诗歌座谈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和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远历史背景
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格局，为新时
代诗歌尤其是中华诗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通过各位诗人、专家的热烈研讨
和真诚交流，本次座谈会一定能为新时代诗坛
奉献一批丰硕的诗学成果，留下一道灿烂彩虹
般的精神光芒。

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我近来一直在
认真思索一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题目：中华诗词
能否为新时代歌唱？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吟魄千年自骛驰

回顾中华诗词的历程，需要明白的是，“唐
诗、宋词、元曲”，只是说诗、词、曲这三种诗
体，在这三个时代分别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是
这三个时代最为辉煌的文学成果，但不等于说唐
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了。例如唐
诗与宋诗，唐代有诗歌传世的作者仅3300多人，
而宋诗作者多达9200人；唐诗流传下来有5万
多首，而宋诗则有20余万首。而且论特色和影
响，宋诗也可以和唐诗相媲美。钱锺书先生就
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
见胜。”（《谈艺录》）宋代诗坛跟唐代诗坛一样也
是群星璀璨，光芒万丈。正所谓“唐宋皆伟人，各
成一代诗”（清蒋士銓《辩诗》)。唐音和宋调，是
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审美范式，后人作诗，或尊
唐或宗宋，概莫能外。

就这几种诗体而论，实际上都是贯穿了以后
的各个时代，繁衍不绝的。而其中诗又是主流。
这就形成了诸多诗体同时存在的现象。即新的
诗体产生了，以往的诗体却并没有消失，不仅仍
然存留下来，而且继续得到发展，不断丰富诗歌
的形式。这就出现了中国诗歌体式独特的运行
方式，即各种诗体同时存在于某一时代。这也为
诗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方式。现当代写旧
体诗的人，一般是诗和词都写。例如毛泽东同
志既写诗又填词，既写律诗、绝句，还有古风。现
代还有如吴梅等大家，诗词曲俱擅。大体而言，
前代的诗体渐趋古雅，近期的诗体趋于新俗，往
往在文学思想的表达与社会功能的承担方面各
有侧重。

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剧变时期。从五四以
来，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旧体诗词虽然遭受厄
运，但不同于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的是，她仍
然在坚守中有所发展，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在
承担现代使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抗
战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也仍然有郭沫若、老舍、郁
达夫等许多诗人在坚持旧体诗的写作。

旧体诗词即传统诗词的创作，新时期以来得
到复苏，现正在复兴中不断发展。近几十年来的
创作实践，更进一步证明这一文学体裁也可随历
史前进获得新的生机，它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仍

然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而且能够表达新的社会内
容，适应新的读者需要。但是，我们说传统诗词
可以适应新的生活，并不是说它不需要变革了。
我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程中，也在
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
会性质的逐渐变化，诗歌创作本身也发生着变
化。例如，“诗界革命”就曾对旧体诗从内容到形
式上进行过革新，包括描写新事物，“我手写我
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语）。虽然基本上仍然
是古代诗歌的体制，但是诗歌的观念已经在更
新。当前出现的旧体诗写作热潮，正是前人这种
革新探索的一个艺术继续。

不凋松柏喜抽枝

1987 年 5月 31日，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
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中华诗词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和不
懈努力，已经走出低谷，经历复苏，走向振兴，初
现繁荣。我们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普及与提高
并行，诗词工作在稳步前进，诗词创作的队伍在
不断壮大，创作水平在逐步提高，诗教工作成效
显著，诗词活动异彩纷呈，也陆续产生了许多令
人振奋的优秀作品。1994年《中华诗词》杂志创
刊，当代诗词事业又掀开崭新一页。这份杂志目
前每期发行量近三万份，主要订数既没有官方摊
派，也不仰仗广告促销，都是读者自发去邮局订
阅的。从这一侧面，也可以反映诗坛民意，同时
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展示了这一传统诗体在新
时代的群众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中青年为
主体的网络诗词更为活跃，用手机、微博创作诗
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年
轻人的加入，为旧体诗词创作注入了旺盛的生
命力，诗词的热度正在持久上升。

中华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
情、中国梦的重要载体，凝聚着民族精神，体
现着时代风貌。美国学者马斯洛说过，无论人
类的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作为宇宙间的万物之
灵，它总有一种共通的、永恒的情感，成为人
类终极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悲悯、善良、奉
献，以及对信念的坚守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
我有关”。中国梦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
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中国梦对世界来说，就是
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社会，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位诗人的心里，都有
温柔敦厚的琴弦，不管他采用新诗的形式，还
是采用中华诗词的形式，都会深情地弹奏兴观
群怨的乐曲，以优美的作品歌唱人间的真善
美，以增进自身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中华诗词汇入新时代的浩荡洪流，接受新
的审美质素，开拓出新的境界，呈现出新的面
貌和活力。尽管新诗和诗词两种诗体互相争论
和辩诘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两种诗体并行不
悖、共存共荣、比翼齐飞的现实发展，也给我

们的诗坛营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诗
歌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民族心灵史。可以说崇
尚新变的诗歌（无论诗词还是新诗）每次都是
勇敢地冲在时代思潮的前面引领风骚。无论怎
样风雨如磐，怎样曲折坎坷，总是在时代脉动
的第一时间传递心灵的火焰和思想的光辉。

我很不赞成这样一种说法：传统诗词今天
之所以还有一席之地，是拜新诗缺陷之赐。似
乎只要新诗大力发展，就可独霸诗坛，传统诗
词则会销声匿迹，无立足之地了。这种认识之
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不懂得中国诗歌发展的
规律和特点。前面已说过，在中国诗歌史上，
诗的多种体式以及词、曲等形式是逐渐丰富，
且共同存在的。因此新诗产生了，并不意味着
传统诗体就要消亡，而是中国诗歌园地里多了
一种新花，诗坛多了一个表现形式，中国诗歌
体式则更丰富了。我们现在常说鲁迅、郭沫若
等一批大家，开始以新诗出名，后来又主要写
旧体诗，似乎很奇怪，其实从中国诗歌发展的
特点看，这是十分正常的，新体诗为他们提供
了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新体诗、旧体诗，都是
他们可以使用的形式，我们也期望今后这样的
诗人越多越好。

秋菊春兰俱得时

中华诗词与新诗同是诗歌园地的两枝奇
葩，虽诗体各异，诗性却相同。其用以表达主
题的意象意境多是相通的。搞诗词创作的人无
妨多读一点新诗，学习新诗的创新和敏锐思
想、灵动的语感和鲜活的句式，以及吸取民歌
和外国诗歌的艺术影响。开阔眼界，吸取这些
作为营养，使我们的诗词作品更有新意。

我一直认为，新诗与旧体诗词在诗歌的本
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今天许多写旧体诗的人，
也曾经写过新诗，我就是一个，因此对新旧诗
关系的体会比较深。中国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
不幸几年前去世了。他的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
的长诗《小草在歌唱》。我们相交于“文革”之初，
后时有往来，他写新诗，我写旧体诗，常互赠作
品。2011年11月，我俩一同出席厦门第三届中
国诗歌节。见到他很高兴，我填了首《贺新郎》相
赠：“往事那堪说？正神州、红羊历劫，万般萧
瑟。君露峥嵘《新西大》，我在骊山一豁。便尔
汝，因缘天设。渭水长安初阅世，祖龙陵、更见秦
时月。鹭岛会，念尤切。玉台一雁高颃颉。振金
声、放歌小草，杜鹃啼血。我亦鸿泥留吟絮，平仄
藩篱偶涉。漫嗟叹，诗肠自热。好句非关新与
旧，但真情、今古相连结。且共勉，莫停歇。”“好
句非关新与旧，但真情、今古相连结”这是我的真
切感受。他也和了一首。两首都收在《郑欣淼诗
词稿》中。

也就在这次厦门中国诗歌节的发言中，我
说，著名诗人舒婷在《双桅船》里写道：“雾打湿了
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诗人感受到追

求理想过程中的艰难与沉重，又同时感受到了时
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两句新诗可以“翻译”
成两句五言诗：“雾湿双桅翼，风催一叶舟。”也可
以“翻译”成两句七言诗：“雾虽湿翼双桅重，风正
催舟一叶轻。”可见新诗和旧体诗在意境上是相
通的。

2013年，我参加北京恭王府的海棠雅集，写
过一首绝句：“岂负骚肠八斗才，海棠树下且徘
徊。花时岁岁吟难尽，国艳合为诗客开。”生活的
花朵鲜艳芬芳，为新诗人而开放，也为旧体诗人
而开放。花时岁岁吟难尽，岂分新诗和旧诗？旧
体新体开并蒂，泾渭无须太分明。我也试着把这
首绝句“翻译”成一首新诗：

是花在催诗？
——良辰美景，八斗诗才。
是诗在催我？
——海棠花下，几度徘徊。
吟也吟不尽啊
——岁岁青春，无边花海。
倾城还倾国啊，
——人为花醉，花为诗开。
这种“翻译”当然仅仅是一种尝试，选择旧诗

还是新诗，取决于诗人抒情方式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诗与诗词同气连枝，共同构建出

中国诗坛的绚丽风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
以来，两种诗体之间缺少互相沟通和理解，都过
于各自为重，自以为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更看
不到对方的优点，忽视了应该互相学习的问题。
就诗词界而言，摆正诗词和各种文体尤其是和新
诗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的现
实问题。好的诗歌闪耀着一个时代的思想火花，
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分量、审美经验和生活智
慧，是时代诗坛共同的文化珍宝。新诗和诗词互
相学习，互相沟通，加强交流和对话，相信我们的
诗坛将呈现出一种更加和谐美好的发展愿景。

而今更待生花笔

我们提倡诗人关注民族命运、关注社会人
生、着力反映时代风云。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优
良传统。诗人应该有明确的是非、强烈的爱
憎，既有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也有对丑恶现象
的鞭笞，还有对不合理状况的批评。

要写好诗，诗人就要有一定的才、学、
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能见微知著，一芽知春，一叶知秋。诗人不是
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但诗人离不开政治，也
不能没有理性的认识，应有一定的理论修养，
知大局，明是非。在当前，更应有忧患意识，
关心国家发展、社会安定。这样的作品才能给
人以更多的启迪。

诗词创作总是关乎时代风云，诗人应积极
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现实。诗词是人创作
的。诗人是社会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
活。诗人的作品中，总能看到时代的影子，所

不同的是自觉地反映还是不自觉地反映，是反
映得多还是反映得少。历史上的诗人有的关注
政治、直面现实，其作品被誉为“史诗”；有的
着重抒写个人的遭遇，但倘或从“知人论世”
的角度而言，其实也能从中看到时代风云、社
会浪花；当然还有一些诗人的感触喟叹似乎确
实是所谓个人化写作，但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时
代的精神写照。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这两句诗出自李商隐的《乐游原》，表面
上看是诗人的自我感叹，但是人们从中所看到
的却是晚唐帝国的衰落与诗人自我信念失落交
织的一幅景象，因此也就无形中含蕴了丰富的
社会意义。

当前，旧体诗词作者很多，作品数量也很大，
可惜精品力作不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强调，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
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
沥血铸就的。出精品，攀高峰，这仍然是诗词界
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核心目标。

诗人要认真学习传统，这种学习不是泥古仿
古，食古不化，一味追求古诗的原装原味。而是
要善于“老瓶装新酒”，运用前人所积累的艺术经
验和创造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新内容。要善于
创造新意象，讴歌新事物，书写老百姓的新生活，
最大限度地发挥诗词的社会功能。这些都需要
下大功夫，不断地探索，逐步地提高。我们高兴
地看到，关心诗词事业、研究诗词发展、为诗词振
兴鼓与呼的同道者已经越来越多。不仅诗词的
发展引人注目，楹联、辞赋等传统文体，也同样得
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这是令人欣喜
的一个文化现象。

繁荣诗词创作，要坚持“双百”方针，发扬艺
术民主。要形成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宽松环
境与氛围，鼓励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争鸣与竞
争。只要是统一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这个大前提下，不同的
诗词理念、诗词体裁、诗词风格都允许讨论、切磋
与探索。目前，我们的诗词流派与风格不是多
了，而是少了。我们要通过不断创新与改革，通
过不断探索与争鸣，形成既有“阳春白雪”，也要
有“下里巴人”；既有“典雅派”，也要有“土豆山药
派”；既鼓励诗人们的个性创作，也要引导诗人把
自己的个性与人民性、民族性、时代精神有机地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诗词创作在新时代的认
知、教育、讽喻、娱乐等作用，坚持用明德引
领风尚，造成一个既宽松活泼又昂扬向上的繁
荣局面。

让中华诗词唱响新时代，诗人们重任在肩，
责无旁贷。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歌者，新的歌者来
自新的时代。圣火传承，光明普照。我诚恳祝愿
并期待中华诗词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在我们
新时代诗人的手中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继续注入深情，鼓呼歌唱!

中华诗词唱响新时代
——在全国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郑欣淼

主体形塑与分级“价位”

谈论诗歌和诗歌文本，无法回避它的生发
者、主宰者——诗人主体性。站在文明“制高
点”上，人们希望诗人的主体性除了表现对历
史、文化的批判外，还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
的揭示，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整体生命的悲悯
关怀而有所“救赎”。由于文体特点，主体性通
常变身为神圣的“代言人”身份，不断追问与
质询有关生命价值、意义、自由、美等人类高
级精神活动；诗人往往被拔高为“以自己潜心的
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精神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
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一个伟
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
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
战士”。

现代诗人不仅能感受存在的遮蔽，更要勇敢
地担待荒诞、绝望、虚无，以良知和爱心关注人类
濒临精神的困境。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不能成
为人类的神明，起码也能成为自己精神的上帝，
首先是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和照耀，而要坚固这一
诗的立足点，其关键是决不放弃对价值与意义的
追寻。而诗人的高下“等级”也自然形成排行，尤
其是大诗人的偶像标签，一直以来被热议着。

从大诗人的要求、条件出发，人们自然饶有
兴味展开“分级”排行，笔者试将本行当的从业者
分为五级，并给予自定义。

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作为一
代、几代集大成者。

重要诗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流派的领衔
者、或某类诗歌的开拓者。

杰出或优秀诗人：极具风格或某一范式的
突出者。

一般诗人：脱离模仿的自立者。
诗习者：处于描红阶段者。
2017年，丁先来出版了《诗人的价值之

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诗人的精神、使
命。以高蹈的精神气象，全方位给出正面形
塑：诗人是为了表达人类幽深的心灵而存在之
人。是为了在没有梦幻的时代依然顽强地创作
精神梦幻之人。诗人在人类经验中占有一个重
要位置，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他就必须坚定
地走能通向人类幽深心灵那条道路，并成为人
类深层精神梦幻的展露者。问题是，我们现在
所处的现代语境——诗人褪下光环，带有更多
凡夫俗子的成分，面对这一新变化，该如何以

“高尚普通人”的身份认同来发声呢？
将诗人从神坛、祭台请下，也从闹哄哄的集

贸市场回归，笔者更愿意就“当行”的基本职能，
给出“从业者”的几条“达标”线：

一、自我对话。现代诗人本质上是在心灵深
处从事自我诘辩、自我说服、自我清洁的作
业。早期那种直接、独白的宣谕已然转变为偏
重复调的互动“交流”，即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
自我磨砺。

二、类群代言。现代诗人从神与上帝的“代
言”退回到存在领域，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
意味着甘于日常琐屑，而是以“个我”身份言说少
见的、或不见的“诗性真理”，以及重新擦拭“普适
真理”，乃属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精神骑士。现代诗人无法彻底摒弃乌托
邦气质，即便和各种“假想敌”——制度化的、世
俗化的、物质化的、工具理性的风车作战，最根本
的，也要保持一以贯之的“独往”气质。

四、思维冒险。现代诗人所从事的是感觉、
想象、灵性、智性的思维冒险作业，这是他区别于
其他行当的基本点。在思维的莽原上，他是到处
奔突耀眼的闪电。如果勉为其难，或欠缺才情，
还是趁早改行为好。

五、语言炼金。“炼金术”是18世纪西洋诗歌
最锃亮的勋章，至今没有过时生锈。现代诗人
作为语言“炉前工”，一直在火烧火燎的前线承

担锻造语词的重任。所有语料外化为出色的诗
语，乃是对诗人能力的最高奖赏与检验。

主体人格的正面建构

社会学的人格相对讲究统一完善，可供追
摹；诗学上的主体人格因其特异而多纠结分
离。但不管怎样，构建诗歌文本，永远离不开
诗人的人格“底座”。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气神
高低，经常主宰文本质量的好坏。诗人主体人
格，意味着要在文本中实施个我形象的最高塑
造。而“自我形象”其实是作为文本的“镜
像”副本，由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共
同打磨，最后形成读者接受的效应。自我形象
强大时，“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过强烈
的主体性抓住读者，并以此制胜；但自我形象
有时弱一些，或有时隐匿一些，其实也没太大
关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质素中，默
默地释放能量，也够得上带出一个“影子部
队”——如果做得好的话，隐性的自我形象依
然不乏光彩。

普泛地说，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诗歌主
体俨然成为诗国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
感、力量感、道德感作为表征，往往显现为自
我与存在的夸张性搏斗，且成为公众文化符
号，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人类自我实
现的一部分。爱、温情、良知以及尊严、自
由、独立的张扬，都是关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
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见，人心的荒漠多么需
要至爱的滋润，愚顽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牵
引，阴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萎顿的人格急
待圣水洗礼。任何过于偏移个我阴暗面的渲
染，其实都是有悖于人类——这位奇特设计师
的善意。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
面，那些过于夸大渲染人的残缺、黑暗、破损
部分，还是应该有所收敛，以免过分偏激偏
斜；另一方面，现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是人与世界的离异和人与人的离异，在充满
娱乐至死和自我放纵的下坠中的挣扎，不应逃
避针砭与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诗人的自我形
象应锁定在较高起点上，“为民族击鼓者；为人
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

强力意志通常被视为“自我膨胀”，其实并
非坏事，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博
大与扩张，并对称于极度自由形式。而与之相
反的主体的自我节制，也并非下贱物。内敛式
的“退缩”，应看作主体毋宁以不动声色的面目
隐匿、内化于文本织体，在万千经纬纵横的缝
隙间悄悄绽放自我。这或许更符合当下生存境
况。总之，不管以何种逞强或偏衰的方式经营主
体，在自身与他者作用下此消彼长，都得坚韧地
穿行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或幽幽地发亮，或熊熊
地燃烧，或半明半昧地保存温热。这些都是诗歌
鲜明的主体性区别于其他文类主体的重要特征，
也是诗歌更容易打动人心的隐秘所在。

新世纪以来，处于边缘的东南一角——以世
宾为首的“完整性写作”，高蹈着诗人的人格精神
与梦想，在自然百孔千疮、诸神遁走无踪的时代，
重提诗人法则——重返人性大地，把普遍的良
知、尊严、爱和存在感植入个体心灵，以此抵抗欲
望化对人的侵蚀。

主体性的特殊禀赋与后天培育

没有机会给诗人的特殊气质做测试，但相信
只用普遍通用的神经反应测试模式，诸如感受
性、耐受性、敏捷性、兴奋性、可塑性、情绪性、稳
定性等几个参数，多数诗人的指标不同于常人，
这是职业特点。如同优秀运动员的禀赋——反
应频率、肌肉记忆、瞬间爆发力，一定明显优于常
人。所以说诗人是很难培育的，也才有“天才诗
人”“天生就是诗人”之说。而真正的秘密是诗与
诗人的关系。在这点上，诗人长期陷入误区，以
为自己是诗歌的天王，完全可以驾驭一切。殊不

知，经常是他在写诗，实质上是诗在写他。极端
地说，是诗驾驭了他，主宰了他，诗反过来写他。
这就意味着，诗一旦进入生成状态，所谓主体性
蒸发了，主客体泯灭了，才是写诗的最佳状态和
最高境界。在诗人与文本两者关系上，多数时候
水乳交融，少数时候相悖分离。有人在比较之后
得出“高下”：

诗比诗人更强大。诗比诗人更永恒。
诗只是通过诗人而具有形式。诗是酒，诗人

只是器皿，诗盛满了它，又溢出来，世界上激荡着
这圣洁浓郁的香气。

就阅读效果而言，文本的力量肯定远远大于
人本，但就生发而言，没有诗人哪来文本？重要
的是，诗人要拥有怎样优势强旺的主体性，且出
色地融入诗本织体，才算水到渠成。离开文本，
诗人一文不值；但融入不够，也难超越主体产生
涅槃。事实上，文本完型之后，主体即告创造结
束，应立即断开退出，重新积蓄，听从缪斯召唤，
准备下一次进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无需做过
多自诩、自释，只需静候等待，将主体性——包括
从隐密的基因到偏爱的词根——自然而真挚地
置入文本经纬，完成自身的归宿。

时代的浮华有如蠹虫传染，侵蚀当代诗歌
殿堂的檩梁屡见不鲜。话语盛宴的背后，是情
怀缺失、价值虚位和无所适从的“本根剥丧，
神气彷徨”。这就要求诗人要不断追问，何以守
住自身的最后底线：

艺术 （一切的“诗”与“思”） 的存在，
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
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礼遇”自我——从自身出
发，从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超越社
会设置的虚假身份和虚假游戏，从外部的人回
到生命内在的奇迹，平静下来，做孤寂而又沉
着的人，坚守且不断深入，承担的勇气，承受
的意志，守住爱心，守住超脱，守住纯正，以
及……从容的启示。

诗人主体性的正面建构
□陈仲义


